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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对东方及殖民地的态度在学界却一直颇有争议;然而,《赤道环游记》是马

克·吐温的几部重要游记之一,真切地反映了其文化身份,但国内却极少有学者对该书中马克·吐温的多元文化身份赖

以生成和运作的认知机制进行研究。 本文以《赤道环游记》中有关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的旅行书写为研究对象,以具身认知

哲学为理论视阈,探究马克·吐温多元文化身份建构的具身认知机制,认为他在不同语境中先后表现出敬畏自然的唯美

浪漫主义者、争霸全球的高傲帝国主义者和饱含人文主义情怀的友好国际进步人士等不同文化身份,其原因正是他在不

同自然或社会环境中的具身认知体验使然,反映了帝国文人在敬畏自然、贪图帝国霸权和追求人文理想之间徘徊的复杂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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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尽管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在《我也是义和团》中曾说“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

的国家。 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吐温,2001:174),但他在我国却一般也被

认为是“进步人士”(王晓秋,2000)。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于雷教授曾撰文进行过深入的探究,并认为

“他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和对华人的同情是诚恳的,并非‘东方主义’阴霾下的混杂物”(于雷,2011:
135)。 然而,跳出《我也是义和团》,将目光投向马克·吐温的其他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傻子出国记》《苦
行记》《马克·吐温夏威夷书信》等有关东方或殖民地的游记和书信报道,学者们或直言马克·吐温持有“清
晰的白人种族主义立场”(吴兰香,2010:107),或指责他“直接参与美国人在夏威夷的殖民空间生产过程中”
(郭巍,2015:29),“为美国攫取夏威夷的殖民统治权推波助澜”(段波,2021:131)。 马克·吐温对东方国家

或西方殖民地的态度是矛盾的,表现出多元并存的种族观。 东南大学的吴兰香教授认为,马克·吐温的不

同民族观与他在不同时期身处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吴兰香,2010:107)。 显然,这一经验主义或直觉式

的言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却存在印象主义批评的痕迹,缺乏精准把握的认知路径。 所以,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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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身份赖以建构的认知机制还不够清楚。 为了规避以“身心二元论”为哲学内核的经验论和唯理论

之争,我们不妨以“体认—元观”为认知视角(王寅,2015:24)对马克·吐温复杂且又矛盾的多元文化身份进

行探究。 同时,作为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具身和社会认知,也都成了文学批评理论的一部

分”(熊沐清,2022:135)。
《赤道环游记》(Following

 

the
 

Equator,1897)是马克·吐温的几部重要游记之一,其中有许多关于作者

在东方旅行时的真实见闻和心灵感受,真切又极富动态地反映了其多元文化身份不断变化的过程,为探究

其多元文化身份之本质提供了文本;然而,国内少有学者对其予以关注。 在《赤道环游记》中,尽管涉及南太

岛国斐济的旅行书写相对简短,但即便在如此短小的文本中,马克·吐温却先后表现为敬畏自然的唯美浪

漫主义者、争霸全球的高傲帝国主义者和饱含人文主义情怀的友好国际进步人士等不同文化身份。 为此,
本文将以体验哲学为理论视阈,分别从体验哲学的三原则,即“心智具有体验性、思维的无意识性、概念具有

隐喻性”(王寅,2022:85),逐一探究马克·吐温上述文化身份赖以建构的认知过程,阐述其文化身份生成和

运作的具身认知特性,力图揭露帝国文人在敬畏自然、贪图帝国霸权和追求人文理想之间徘徊的复杂情怀。

1　 “心智具有体验性”:敬畏自然的美善浪漫主义者

著名认知科学家叶浩生曾说:“身体在西方传统文化思想中一直处于受压抑或被遗忘的地位。”(叶浩

生,2013:117)。 确实,受身心二元论哲学思想的影响,身体在西方认知史上也往往是缺场的;然而,自乔治·
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并创建体验哲学以来(Lakoff

 

et
 

al. ,
 

1980;1999),西方便逐渐

兴起具身认知哲学(Philosophy
 

of
 

Embodied
 

Cognition)。 据此,西方不断有学者从语言、哲学、认知科学和神

经科学对其进行研究,认为心智具有体验性。 从心智的角度看,文化身份作为马克·吐温心智的重要表征

也受造于他的生活体验。 在《赤道环游记》中,我们清晰地发现,马克·吐温在诸岛之间穿越南太平洋时,不
仅没有鄙夷土著人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土地,反倒不断惊叹和赞美斐济的山水,表现出了敬畏自然的浪漫主

义情感。
诚如马克·约翰逊所言,“人类能构建的所有意义和我们持有的一切价值都是生发于人类与自然之间

的互动接触之中”(Johnson,
 

2007:283),马克·吐温在斐济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文化身份也正是他在与南

太平洋的自然接触中生成的。 众所周知,斐济(The
 

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是位于浩瀚的南太平洋上的

岛国,由大大小小的 332 个岛屿组成,其中多为火山岛。 其实,斐济(Viti)这个国名源自汤加语,意思是“岛
屿”之意。 受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斐济诸岛的常年平均气温在 22 ~ 30 度,又拥有无数的金色沙滩,其自

然环境优美,可谓人间天堂。 在《赤道环游记》中,马克·吐温看到的南太平洋岛屿是“一大片看不见的茫茫

无际的岛屿”和“时而瞥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岛影”(吐温,1960:60)。 南太平洋上浩大无垠,其心灵中的地理

空间也超越了其极目远眺的生理极限,更超越了其既往的认知体验。 正因为如此,马克·吐温试图以数字

予以把握,他说:“这带地方现在似乎有无数的岛屿;地图上布满了斑斑点点,到处都是。 这些岛屿的数目似

乎是无法计算的。 现在我们正在斐济群岛中航行。”(吐温,1960:60)然而,数字在极大极多的存在面前也显

得苍白无力,马克·吐温所能找的概念也只是“无数”“到处”和“无法计算”。 认知科学家贝亚特·赫伯特

(Beate
 

M.
 

Herbert)和奥尔加·波拉托斯(Olga
 

Pollatos)曾指出:“具身认知理论认为,高级认知过程是在知

觉符号上运作的,概念的使用包括在与世界的体验中发生的感觉运动状态的再激活。” (Herbert&Pollatos,
 

2012:692)也就是说,马克·吐温在使用“无数”“到处”和“无法计算”等语言符号描述自己在南太平洋旅行

的见闻时,也不自觉地在浩瀚的大洋中本能地表现出自我的渺小感和无知感;同时,南太平洋在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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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呈现出远远超越自我驾驭能力的某种伟力和神秘。
其实马克·吐温并不仅仅只有这一处如此描述自己对南太平洋神秘感以及自我无知感的切身体验。

当船去往斐济的途中,马克·吐温提及了萨摩亚岛,他写道:“在这无数的岛屿当中,不知在什么地方隐藏着

萨摩亚岛,它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吐温,1960:61)显然,作为殖民者认识地理空间和引导航海者海上航

行的人类智慧表征,地图也是人类对地理空间进行认知的有效工具,但萨摩亚却神秘地超越了人类的认知

范畴。 尽管马克·吐温随后也说,“你如果愿意到那里去,只要依照罗伯特·路易士·斯蒂文森给柯南·道

尔博士和詹·马·巴里先生的指示,那就很容易找到这个地方,不会有多大麻烦”(吐温,1960:61),但他却

又在如何去往萨摩亚的路线图后面幽默地指出:“要想领会这句笑话的全部趣味,必须看看地图才行。”(吐
温,1960:61)在马克·吐温看来,南太平洋极大,其中的岛屿又极多,西方所能拥有的一切知识都难以对其予

以准确把握,就连所谓的去萨摩亚的路线图也只能是个笑话。
确实,“认知的发生应该建立在生活世界、实践和游戏之中” (王慧莉

 

等,2018:88)。 据文献记载,马
克·吐温正是在 1895 年秋经夏威夷的檀香山到访斐济的,而斐济早已于 1874 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此时

正值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美国在实现独立建国、西进运动和工业大发展之后走向海外殖民的重要

时期。 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殖民地所实施的霸权政治和享受的“白人至上”特权使马克·吐温也在不同语境

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白人种族主义的优越感(吴兰香,2010:108)。 然而,马克·吐温乘船旅行在南太平洋

之上时,他的身体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接触,海洋的浩大无垠和岛屿的美妙景致令人降服,并生发出自我渺小

的感知体验以及对自然极其敬畏的浪漫情怀,不曾有半点鄙夷东方的神情。
南太平洋及其岛屿在马克·吐温心中所激发的情感既不是“金银岛”能够带来的兴奋,也不是“吃人岛”

令人心生的胆怯和恐惧,而是对唯美和审美的神奇自然充满崇敬。 也就是说,马克·吐温进入南太平洋海

域后的第一直觉体验不是殖民者对掠夺殖民地财富的狂喜,也没有以白人的优越感鄙夷南太平洋岛屿,他
只是作为一个在自然面前矗立的个体对这片大洋产生了无法掩饰的敬畏感。

2　 “思维的无意识性”:争霸全球的高傲帝国主义者

在浩瀚的南太平洋上乘船旅行时,马克·吐温被大洋的广阔空间所震撼,也为云雾中时而出现的岛屿

之景致所倾倒,并在近乎宗教般的具身情感中建构了帝国文人对东方自然无差别对待的浪漫主义情感,他
的认知发生和运作路径是通过激活他在故土对自然崇拜的固有认知框架而建构的。 正如吉尔斯·福科尼

尔和马克·特纳认为的:“心理空间在工作记忆中运作,但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激活长期记忆中可用的结构

来建构的。 (Fauconnier
 

et
 

al. ,
 

2002:102)需要强调的是,马克·吐温只是在自然的崇高感之下暂时遗忘了

自己的帝国文化身份,以一个站立在上帝面前的纯粹个人去体验淳朴的自然,进而建构出其美善的浪漫主

义者之文化身份。 与之相对,马克·吐温一进入斐济的港口,便表现出另外一种文化身份,即俯视斐济土著

人的高傲帝国主义者。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上述两种情感以及与之相应的两种文化身份似乎在马克·吐温

进入斐济首府苏瓦的一个海港的一瞬间就实现了自然过渡。
在《赤道环游记》中,马克·吐温就他所乘坐的轮船驶入海港时眼目所及的情形和景致写道:“我们看见

了这个群岛的首府苏瓦,于是我们的船迂回地开进了这个僻静的小海港———这是个风平浪静的海湾,在环

抱的群山中安适地隐蔽着,海水是鲜艳的蓝色和绿色的。 港湾里停泊着几条船———其中有一条是悬挂美国

旗的帆船。”(吐温,1960:61)此时,马克·吐温从浩瀚的大洋进入了僻静的小海湾,其身体所在地理空间发

生变化,他对南太平洋岛屿以及岛国土著人的情感也随之变化。 彼得·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认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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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以及感知、情感、信念和直觉)在我们的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和体验中都得到了具身性的建构,且两者

之间呈现出无可分割的关系。”(Stockwell,
 

2002:
 

27)确实,当他看到斐济的首府苏瓦以及进入海湾时,原本

令其敬畏的大洋已经退至身后,港湾也因此使其在浩瀚无垠的大洋中冲锋破浪数日后得着了某种安慰和期

待,所以海湾里映入他眼帘的一切都是唯美和善的。 然而,就在此时,停泊在海湾中的帆船所悬挂的美国旗

重新激活了他的帝国意识以及与相应的知识框架,也同时消解了他在海上对淳朴的东方山水自然所持有的

唯美主义认知。 也就是说,美国国旗重新激活了马克·吐温心灵中作为帝国主义文人的高傲情感。 就这一

点而言,我们在文本的下文中一再见证马克·吐温毫不顾忌地表露对帝国崛起的野心和傲慢。 他不仅称那

条挂着美国旗的帆船为“美国海上商船业霸王”(吐温,1960:61),还一再赋予这条帆船以表征帝国政治的文

化内涵:
这条船独当一面,代表着美国的船队。 全靠它独当一面,美国的名声和威望才在全球各地受到外国的

尊敬。 全靠它独当一面,向全世界证明,世界上这个最文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有海船远涉重洋,很可以

自豪,而且这个国家决定要以地球上的海上列强之一的资格保持它应有的地位。 这条船还独当一面,使外

国人的眼睛熟识一面国旗……都卢斯单凭自己的财力,修造了美国海外商船队,独自把它装备起来,维持它

的航运,这就使美国的名声免遭羞辱,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使它受到尊敬。 (吐温,1960:62)
显然,在马克·吐温的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独当一面”“美国”“尊敬”“地位”等几个词语一再被

重复。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中还有一些语义相同而措辞不一样的表达,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词义的重

复,如以“国家”和“它”等词不断重复指称“美国”。 大卫·鲁美尔哈特(David
 

Rumelhart)认为:“当一个句

子被阅读了,其相应的意象图式就会被激活、评估和提炼或弃置。”(Rumelhart,
 

1979:87)可见,马克·吐温

在文本中所操持的上述词语已充分地呈现出其心智的真实状态,真切地反映了站在美国国旗下的马克·吐

温所持有的文化身份;更值得关注的是,“叙述的重复动作的频率方式,可能是人类叙述的本能方式,不过也

可能是经验取得有效性的基本方式……所谓事不过三,三必有变,重复造成经验的强制性”(赵毅衡,2017:
155),马克·吐温在不断重复表述中力图建构的强制性经验便是商船让美国雄霸天下。 同时,乔治·莱考

夫也曾指出:“当某一神经回路被激活的次数越多,其能量及其所能生发的情感就越大。”(Lakoff,
 

2011:185)
可见,马克·吐温建构的这种强制性经验既是他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毫不掩饰的赞美和歌颂,也是其自

身帝国主义者之身份的自然表露。 其实,他在下文中更加富有情感地说道:“许多全国举杯祝贺的东西,经
过若干年月之后,迟早都会消灭,但是只要我们的国旗还在飘扬,我们的共和国还存在,凡是受到祖国保护

的人就始终会喝这杯永垂不朽的祝贺的酒:都卢斯,美国的海外航运霸王啊,祝你健康繁荣。”(吐温,1960:
62)他将美帝国及其国民在全球称霸中所获得一切尊荣都归于代表美国商船的都卢斯。 然而,根据他在文

中的记述,正是美国商船使斐济王朝在往来贸易中欠下巨款,且又是美国用战舰作为威胁迫使斐济国王将

斐济交给了英国(吐温,1960:65)。 当他高声为都卢斯商船唱“永垂不朽”的赞歌时,其心中装满的是对帝国

痴梦的向往、赞美和迷恋,却丝毫没有顾念美国在斐济赚得钵满盆满之时也恰恰是斐济人民沦为亡国奴的

黑暗时刻。
乔治·莱考夫曾指出:“因为我们所言说、听到或读到的每一个词都是由某种框架回路进行定义的,重

复这些词会强化这些框架回路。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框架会变成永久性的。”(Lakoff,
 

2011:185)美国国旗激

发出了马克·吐温心中与帝国相关的认知框架,也激活了其心灵中的长期记忆,进而对帝国表现出难以抑

制的狂热情感,使其将民族主义情感错误地置于帝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之中。 因此,他也在某种意义上成

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却全然“忘记”正是美国使斐济人民走向被奴役的黑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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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念具有隐喻性”:饱含人文主义情怀的友好国际进步人士

作为利益的既得者,帝国的存在以及帝国文化的建构对白人是有利无害的,其相应的知识框架也利于

其生存。 因此,马克·吐温在美国国旗的激发下本能式生发的帝国自豪感无疑是真实的和确凿的。 然而,
这却是基于利己主义原则所建构的认知框架和帝国文化,完全不顾被殖民的土著族群的芸芸众生。 显然,
如此建构的帝国文化是有悖人性和常理的。 彼得·斯托克维尔曾指出,“理想认知模型(ICMs)是我们用来

建构知识的结构”(Stockwell,
 

2002:
 

33),人类也是基于此认知模型去善待他者。 也就是说,美国国旗激活了

马克·吐温的帝国意识和“白人至上”的知识框架,但它却真真切切地违背了人类认知的理想认知模型。 认

知诗学之父鲁文·楚尔曾指出,“人类认知系统在非文学经验中的典型运作方式,是‘允许最大限度地节约

感知精力’的方式”(Tsur,
 

2008:4)。 当外在环境的政治因素被消解或削弱时,尤其是当马克·吐温亲眼目

睹斐济土著人的高大身材、健壮体质、聪明智慧和君子风度后,他立即以平等抑或羡慕的眼光去看土著人,
并由此在看待斐济沦为殖民地等问题上表现出了饱含人文主义情怀的正义之声。 对此时的马克·吐温而

言,斐济土著人不是被言语表征的概念性存在,而是活生生的生命,美好的视觉体验激活或启动了其内心的

理想认知模型,他因此据之进行言说和行事。 正因为如此,马克·吐温从一个为美国霸权高唱赞歌的帝国

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饱含人文主义情怀的友好国际进步人士,似乎就发生在笔锋回转的一刹那间。
在《赤道环游记》中,马克·吐温在驶入港湾的海船上对美国商船都卢斯反复歌颂之时,他也初次看到

了土著人。 映现在他眼中的土著人被描绘为“漂亮的、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人,肌肉发达,四肢匀称,面部

表情富有个性和智慧”(吐温,1960:62)。 在马克·吐温眼中,南太平洋上的这些土著人既不是西方传闻中

缺乏文明和智慧的食人野兽,也不是体态丑陋的动物。 基于上述具身认知体验,他对南太平洋土著人不仅

没有一丝帝国主义者对土著人惯常所持有的鄙夷神情,甚至充满了赞美之情和欣赏之意。 莱考夫和约翰逊

认为,人类思维在本质上是以隐喻作为概念系统进行运作的(Lakoff
 

et
 

al. ,
 

1980)。 他在理想认知模型的引

导下对斐济土著族群以及个体的土著人进行了赞美,这一言语行为本身就隐喻性地建构了他对被殖民的土

著族群较为友爱的国际文化身份。
同时,当马克·吐温在操持词语表征自己的心智思想时,他也本能性地使用隐喻系统性地建构他对斐

济土著的美好具身体验。 其实,马克·吐温不仅在第一次看见斐济土著人时是持这种友好的态度,他此后

在斐济首府苏瓦对斐济的男男女女也都充满了欣赏和赞美之情。 譬如:
还有胖胖的、面带笑容的年轻姑娘,快快活活、心满意足、逍遥自在、文雅大方,使人看了很舒服;还有年

轻的太太,高高的身材、挺直的胸膛、相貌标致、体格健壮,翘起下巴飞快地走过,她们的脚步不自觉地显出

一种无比的高贵神态;还有威严的青年男子———体格和肌肉都像运动员一般———穿着耀眼的白色宽大衣

服,裸露着青铜色的胸膛和青铜色的脚,满头密实的头发,染成了很深的红砖色,从头顶一直往后梳,活像一

只刷炮筒的扫帚一般。 (吐温,1960:62-3)
显然,不管用以描写年轻姑娘的“胖胖的”“快快活活”“文雅大方”,还是用以摹写年轻太太们的“高高

的身材”“挺直的胸膛”“相貌标致”“体格健壮”“高贵神态”,抑或建构青年男子的“威严”“像运动员一般”
“青铜色的胸膛”和“满头密实的头发”等词语,他心中的土著不是邪恶的,也不是丑陋的,而是美丽、阳光、健
康和高贵的。 马克·吐温已启动典型认知模型,并据之隐喻性地措辞,进而建构自己对斐济土著人的美好

具身情感。 这些表征马克·吐温在斐济土著人中的具身体验的语言符号都在表现某种充满活力的生命状

态,是在对生命应有的某种理想状态进行礼赞。 更重要的是,当以不同的隐喻去不断反复建构同一个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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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言说者对事物持有的某种强烈情感也一再得以强化。 可见,马克·吐温不仅用隐喻表达了自己的具身

认知体验,同时也强化了自己力图建构的友好国际进步人士的社会文化身份,进而在友善认知的良性循环

中对斐济土著人表现出友好的情感和包含人文主义思想的情怀。
其实,在斐济旅行一段时间之后,马克·吐温对斐济土著男子高大魁伟的身材产生了羡慕之情,同时对

民众彼此忠诚和尊敬的风俗极为敬佩,也对斐济土著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表现出了赞赏。 确实,斐济

土著社群长久以来一直存在重义轻利的朴实民风。
 

我国驻斐济大使徐明远先生曾称斐济是一个“君子之

邦”(徐明远,2003:134)。 马克·吐温在岛国旅行的具身认知体验也使其深深被斐济的传统文化所触动。
当拜访身材高大又富有贵族气派的斐济国王后,他不仅想起了斐济让给英国的悲痛历史,并以斐济国王在

将斐济群岛让给英国时所说的一句话来讽刺帝国主义者的残忍和血腥(吐温,1960:65),进而在西方世界为

斐济沦为英国殖民地而发出了正义之声。
显然,斐济土著人的样貌、神态和文化都触动了马克·吐温,这样的具身认知体验使他清醒而又明晰地

知道斐济土著人不仅是和白种人一样富有情感的活人,而他赖以表征自己心智的隐喻概念也使之更加真切

地欣赏斐济土著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 马克·吐温在面对斐济土著人生发出真挚的情感,并由此建构

出饱含人文主义情怀的文化身份,进而在历史问题上站到了斐济土著人的一边,为他们在西方发出了正义

的声音。

4　 结语

美国学者布莱恩·尤达斯(Brian
 

Yothers)曾说:“《赤道环游记》在我们探究马克·吐温的旅行作家和

批评家职业人生时占据的空间相当较小,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2009:107)作为游记,马克·吐

温的斐济旅行书写确实给了我们从具身体验和心智生成的过程去探究其多元文化身份建构之特质的绝佳

可能。 沃尔特·佩德(Walter
 

Pater)认为,艺术存在的价值不是“体验之结果,而是体验之本质” (Pater,
 

1951:896)。 确实,从文学认知的角度对《赤道环游记》中有关斐济旅行书写进行解读,我们可以发现,马
克·吐温的上述每一个文化身份都是真实的和真切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马克·吐温或为一个对自然充满

敬畏的浪漫主义者,或为戴着“东方主义眼镜”的帝国文人,或为“一个拥有人道主义胸怀”的进步人士(杨金

才
 

等,2011:136-137),都生发于他所在生活环境中的具身认知体验。 进而言之,作为帝国的文人,马克·吐

温复杂而矛盾的文化身份之所以能够被成功建构和自由切换,是因为他既对淳朴自然充满了纯真浪漫的想

象,也对多元文化社群的理想共同体存在期待,但同时也对帝国抱有幻想和热情,外在不同的环境将给予他

不同的认知体验,进而也就在不同的情境下产生不同的心智思想和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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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k
 

Twain’ s
 

attitude
 

towards
 

the
 

East
 

and
 

the
 

colonies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in
 

the
 

academic
 

circle.
 

Following
 

the
 

Equator
 

(1897)
 

is
 

one
 

of
 

Mark
 

Twain’ s
 

important
 

travel
 

notes,
 

which
 

truly
 

reflects
 

his
 

cultural
 

identity,
 

but
 

few
 

scholars
 

in
 

China
 

have
 

studied
 

it.
 

An
 

attempt
 

in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Mark
 

Twain’ s
 

multicultural
 

identity
 

in
 

his
 

travel
 

writings
 

about
 

Fiji,
 

an
 

island
 

nation
 

in
 

the
 

South
 

Pacific,
 

in
 

Following
 

the
 

Equator.
 

According
 

to
 

the
 

study,
 

Mark
 

Twain’s
 

different
 

cultural
 

identit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such
 

as
 

an
 

aesthetical
 

romantic
 

in
 

awe
 

of
 

nature,
 

a
 

proud
 

imperialist
 

in
 

global
 

domination,
 

and
 

a
 

friendly
 

international
 

progressive
 

full
 

of
 

humanistic
 

feelings,
 

are
 

due
 

to
 

his
 

embodied
 

cognitive
 

experience
 

in
 

different
 

natural
 

or
 

social
 

environments.
 

It
 

reflects
 

the
 

complex
 

feelings
 

of
 

the
 

imperial
 

scholars
 

wandering
 

between
 

reverence
 

for
 

nature,
 

political
 

reality
 

and
 

humanistic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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